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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 年的中国和 1949年比较，差别是很大的。在 1976 年，我们可以说：“贫穷的中国已

能够使它的国民基本上上可以温饱，受人欺凌的弱国已靠自力发展成世界第三强国，且为

霸权压迫下的第三世界所瞩望。如果世界上其他人民认为中国人民真正站起来了，显然不

是 1949 年，也不是 50，60 年代，而是 70 年代。”现在在 2009 年，中国在经济上都几乎

要成为世界第二大国。“富强”，一直是中国人民的愿望。如今这目标已经达到了，虽然

以人均的标准而言，中国还很落后。 

 

中国大陆的发展，一如台湾的发展，是建立在农村发展的基础上。是农民桎梏的解除，才

使得农村得以发展并提供工商建设的动力。在大陆，靠的是翻天覆地的土改。在台湾，是

因为没有土地的外来国民党政权，强力推行了‘耕者有其田’。 

 

1949 年的中国，在国民党统治下，政府腐化，社会糜烂。国民党到了台湾以后，除了 50

年代是“克难”时期比较清明外，几十年来，经济虽日渐繁荣，腐化与糜烂却仍一如既

往。反观中国大陆，却曾有一段新气象的时期。1975 年，海外游子回到上海，有这样的描

写： 

 

“在解放以前，上海是全国的经济文化中心，同时也是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城市。是一罪恶

中心。那时上海有妓女三万，吸毒的有二三十万，地方上流氓横行。现在这一切都绝迹

了。 

“在解放以前，有钱的人到上海做寓公，享受奢侈繁华。更多的人却是到上海来做苦力，

做童工，做妓女。他们被称为‘瘪三’，‘野鸡’。今天的上海已再没有瘪三，再没有野

鸡。” 

 

2009 年的上海似乎又回复到六十年前的上海。 

 

一位从大陆到台湾又到美国再回到北京在外国银行工作的朋友，在北京郊外有一豪宅。这

位反共的绅士，将毛泽东的半身塑像放在厕所里，在院子屋角埋了一块碑，上面是四个

字，“还我河山。”。他说，“现在已还我河山了。” 

 

中国大陆曾经一度是世界上最清廉的国家，现在却是最腐化的国家之一。真是十分可惜。 

 

许多人会把毛泽东的塑像放在厕所里，但是毛泽东思想不会在人间消失。只要世界上还有

被压迫的人，他们就会从毛泽东思想中得到启示和鼓舞。一位在中国工作多年的美国工

人，70 年代回到美国。他说，“毛泽东思想的要点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造反是

要被杀头的。人民如果会起来造反，一定有它的道理。这‘造反’不保括当权派系之间的

军事政变。 

 

造反的年代已暂时不会来。2009 年的中国毕竟不是 1949 年的中国。农村有形的桎梏已被

解除，基本的温饱已不成问题，有才智有能力的青壮已被安抚，大规模造反的基础已不再

存在。 

 

毛泽东思想曾经一度弥满中国大陆。但在中国高层领导中，毛泽东思想的真正信徒，恐怕

只有周恩来，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等寥寥数人。因为毛泽东思想的核心内容，高级社会



主义，是要叫有才智有能力的精英同贫弱的大众共享社会的福利。但这一理想一碰到实

践，大家就却步了。在浩然的《金广大道》第四部中，他描写了如何连翻身的贫农在日子 

过好以后就歧视起更不幸的人来了。毛泽东凭他的威望，凭枪杆，得以勉强推动他的理想

一大步。后继者没有他的才能，他的威望，没有枪杆，焉得不败灭。 

 

毛泽东死，一度余威犹在。贬骂的矛头就只好集中到江青身上。她成为一位万恶的白骨

精。直到如今，还没有任何知识分子说过她一句好话。这也是今日中国知识阶层的一种写

照。在江青得势的时代，中国妇女的地位显然在蒸蒸日上。现在就又回到过去男尊女卑的

状态。可是连自己已经解放了的妇女精英，也跟着大男人们詈骂江青，实在十分可悲。 

 

社会主义最大的缺陷是没有能够解答生死的问题。人死以后会怎么样？要让有财有能的精

英，分散他的财富，牺牲他的幸福甚至生命，是为甚么？宗教的圣徒可以上天国。他有天

国吗？他如果只有现世，他为甚么不选择现实中最少困难最多利益最大幸福的路？国家富

强，人人有利。大家都赞成。公道？----- 有人，有许多人，就要犹豫了。 

 

2009 年的中国是一个没有理想的国家。在台湾，三民主义一直只是一个幌子。在中国大

陆，社会主义现在也只是一个幌子。中国社会所含社会主义的实质内容还不如资本主义的

美国。英雄走了，被诬蔑毁弃了。有过的信念被否定了，人们无所适从，就只认定一样：

“钱”。朋友中有在 1949 年曾是投入革命洪炉的热血青年，真心的喊过‘毛主席万

岁’。还没有资格做领导，做学术权威，被打为右派，或者要和右派的父母划清界限。后

来平反了，有安定生活了，过得相当好了。又真心的叫过‘打倒四人帮’。但看到今日的

中国，不会闪过‘何必当初’的念头吗？也许也不必有憾，毕竟曾为一种真诚的理想献身

过。可是切身痛苦的记忆犹在，羞辱与委屈难忘，且适应现状吧。 

 

六十年来的世界是科技特飞猛进的世界。一些发展甚至超出六十年前科幻小说的想象。科

学的进展导致更多人们对上帝的怀疑。科技的发展也影响世界及人类基本问题重心的改

变。例如温饱已渐渐转移到生活环境和医疗方面。我们无法预测未来科学的发展会达到何

种境界。科学家已在实验室中开始探讨人性甚至灵魂的问题。人都可以制造，思想一定也

能改造。生死的问题也许终能解答，也许根本不是一个问题。 


